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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泊里镇驻地往西行四公里，有一村
叫蟠龙庵。因村旁曾有一尼姑庵，名曰蟠
龙庵，村子因此而得名。

我去蟠龙庵村是在一个早晨，此时已
是深秋，天高云淡，雁行有序。风从村北吹
来，掠过一片片刚刚染绿的麦田，挟带着新
翻土地的气味。村口有一株老银杏，已经
有四百余年的寿数了，现在还是枝叶繁茂，
遮天蔽日。树下经常坐着几位老人，晒着
太阳，吸着旱烟，烟雾缭绕中，眼睛里流露
着很多的故事。

这里就是蟠龙庵的遗址。
“这树还见过大明的人呢。”老人吹

出一口烟，话从烟雾中飘出来，又钻进我
的耳朵。

我仰起头仔细看这银杏树，只见叶片
金黄，在秋阳下闪烁着光辉。一阵风过，叶
片簌簌而下，如金片从天而降。我想，这叶
片落了又生，生了又落，是否还记着几百年
前栽树人的模样呢？

如今，庵早已不见，只有村子远近闻
名。据村中老人口述，尼姑庵初建时很小，
只有三间草屋，两个尼姑在此修行。后来
香火逐渐旺盛，又买地重扩。明末清初，竟
成了一方名刹。最盛时，有尼姑数十人，晨
钟暮鼓，香客不绝。

盛极必衰是自然的发展规律，蟠龙庵
也逃不出这个定数。清嘉庆年间，寺僧与
附近村民因土地争斗，官司打到了县衙。
县太爷判寺院缩小规模，不得扩张，并把多
出来的土地还给村民。蟠龙庵自此日渐式
微。民国初期，已是僧去庵空，只剩几间破
屋。现在只能从老人们的口中拼凑出当年
殿宇的模样了。

蟠龙庵不只是庙宇的存在，还是戏曲
茂腔的发祥地之一。茂腔戏在当地人的文
化底蕴里，堪比陕西的秦腔，胜过河南的豫
剧，已经完全渗入人们的骨血里。

据民间口传，明洪武二年，王姓叔侄二
人从江苏海州迁来，他俩在海州是唱戏的，
人们俗称“海冒子调”。来此居住后，为了
讨生活沿街卖唱，但本地人并不喜欢听。
有一天，他俩卖唱返回途中，遇一妇女跪在
坟前大哭，叔侄二人听后，感觉这妇人的哭
腔竟带着点海冒子调，但比海冒子调的唱
腔顺耳。叔侄二人回家后，不断揣摩，把那
妇女的哭腔融入自己的唱腔中，后来的卖
唱才得到了人们的认可，尤其是老人、妇
女，更是喜爱。

经典茂腔《罗衫记》，不但唱腔动听，故
事也与蟠龙庵有关。

明永乐年间，举人苏云携其妻郑月素
一起赴任，在五霸江口登上一艘木船，谁知
船主徐能贪恋郑月素的美色，设计将苏云
沉江，又把郑月素抢回家中成亲。此时郑
月素已有身孕，誓死不从。徐能的女佣姚
婆见她可怜，偷偷帮郑月素逃走。逃跑途
中，郑月素生下一男婴，见追兵赶到，便撕
下罗衫并写血书一封，放至男婴身上，然后
佯装投井而死。追兵走后，她躲进了蟠龙
庵，削发为尼。

后来，在泊里教书的高密书生听闻此
事，便写成了戏词，被戏班子传唱至今。

时下，在原蟠龙庵遗址上，村里出资又
修建了一座戏台，每逢闲时，便有剧团登台
演出。那唱老生的，已是古稀之年，嗓子沙
哑，却别有韵味。唱到悲切处，台下会有老
人拭泪。我想，他们哭的不仅是戏中人的
命运，恐怕也是哭自己的一生吧。

村里也有会唱《罗衫记》的老人，恰好
在银杏树下相遇，我问他为何喜欢唱，他笑
道：“不唱难受，唱了舒服。”这话简单，却道
出了艺术的真谛：艺术本就不是为了取悦
他人，而是安顿自己。

我来到银杏树后边的竹林里，仿佛看
见僧尼在林间行走，诵经声随风飘散。想
起贾平凹先生写商州的那句话：“地上的山
水，人的肚腹，都有看不尽的玄机。”这蟠龙
庵虽已不存，却以另一种形式活在茂腔戏
文中，活在村民的记忆里。

我想，这世间万物，有形状的皆会损
坏，但精神永远不灭。蟠龙庵虽然不存在
了，但它化作了一个地名，一段戏文，一种
声音，继续在这方水土生长、流传。

人生如戏，戏如人生。在青岛西部的
这个村庄里，数百年来，人们用茂腔演绎着
悲欢离合，用勤劳演绎着蟠龙庵村的前世
今生。

天地悠悠，过客匆匆，唯有这声音，这
情感，代代相传，不绝如缕。

庵已不存，庵亦永存。

蟠龙庵记
张京会

我的爸爸妈妈都是数学老师，小时候曾听
他们讲过他们的老师邵品宗的故事，说邵先生
推着一辆婴儿车，上面有两个气球，写着“邵
府”二字，在上世纪60年代的曲阜师院里显得
卓尔不群。邵先生是华罗庚的弟子，在数论领
域有建树，曾在“曲师”教书，我父母读书时正
好赶上。因为这些故事，在我还没上初中时，
就已经知道“数论”这个词儿。妈妈曾说，初学
数论时觉得非常之难，换作邵先生教时，则觉
得没那么难，这让我对数论二字心生向往。许
多年后，在报纸上读到邵先生调到了青岛大
学，顿时觉得我离“数论”二字又近了一些。

童年时恰适“科学的春天”，每个人都知道
华罗庚和陈景润，华罗庚有时边走边思考，会
撞到电线杆上，还对电线杆说对不起。而我作
为数学老师的孩子，还多知道几个名字，比如
杨乐、张广厚，他们是我少年时的偶像。杨乐
去世时，我曾读到《中国青年报》的名记者李大
同写的文章，里面回忆了他采访杨先生的细
节。他说杨先生审一篇论文会得到 300 块钱
的报酬，在上世纪80年代，这算是巨款。李大
同说“那您靠审论文就能活得不错了”，杨乐告
诉他其实一年也就能审两篇，因为太耗费脑
力。李大同问他写的论文有几个人能看懂
呢？杨乐掰着手指头数，说有丹麦的谁，美国
的谁，最后数出来，一共七个人。

一篇论文只有七个人能看懂，这七个人估
计也得每人花上半年的时间，足够说明数学之
难。的确，如果你问一个普通的中学生，他八
成也会告诉你，数学是所有课程中最难的。我
们读中学时，数学并没有今天的这么难。我上
初中时遇到一位数学老师，据说，他木匠活干
得相当不错，身上常有锯末，棉靴口上偶尔还
有刨花。他口才好，每次上课都像说相声，上
课的特点是越难的部分讲得越简略。“学数学
要靠悟性，不是靠看书，也不是靠听课”，他的
这番理论很难推翻，但遇到难题怎么办呢？有
一次我问了他一个根式化简的问题，他看了看

题，又看了看我，说“你把这些平方都开出来，
求个近似值就行”。我觉得他可太逗了，这是
根式化简，他让我求近似值，我说：“老师这个
好像不太对劲呀！”他瞪圆了双眼指着窗外说：

“你家就在那儿，你回去问你爸就行了。”我回
去问我爸，我爸说：“你确实不能问他，他是‘工
农兵学员’，现在学历都不承认了，咱不能难为
人家。”

从此，我就只听他说相声，不听他讲数
学了。

这样的恶果不久显示出来。我读高中时
学三角函数，这都是纯纯的计算，大家都说简
单，我却真的应付不来。考卷发下来，第一道
题就卡住了，满张卷子没几道题做下来。大考
都是集体阅卷，我爸是数学教研组组长，几位
阅卷老师看到我的试卷，纷纷安慰他说，“他两
个姐姐本事都挺大，上了大学肯定也不能回到
咱们这小县城了，有个儿子留身边，不也挺好
嘛。”我那次考试得了 37 分，一直到高考前夕

“和差化积”的公式也没记住。
我曾经反思过，因为在代数、几何、三角三

门课中，三角最简单，人人学得会，而我却怎么
也搞不定。想来想去，问题可能早就埋下了。

话说大概是小学四年级时，过“六一”儿童
节，每个学校都要组织文艺汇演，汇演前身着
节日盛装的少年儿童们会手持花束、花环巡
游。各校为争风头，纷纷想奇招，大队辅导员
不知从哪儿搞来一辆卡车，上面扎了星星火
炬，然后挑选几位同学星拱斗位。我有幸被选
中去当了“活雕塑”，提前排练好多次，其实也
简单，就是站在那儿，听辅导员一吹哨，立马二
目炯炯做胸怀世界样。每个人手里的道具不
同，有拿乐器的，也有拿篮球的，我怀疑其创意
是受四大金刚启发。我手里拿的是一本硬壳
的《三角学词典》。“六一”那天，我们都涂了红
脸蛋，像哪吒那样神采奕奕，穿上白衬衣，蓝裤
子，站在车里，鞋也是刚洗的，还抹了白粉，一
跺脚就冒白烟。我没有看全过这个鬼斧神工

的画面，也没有照片留下来，因为“只在此山
中，云深不知处”。我一度怀疑这个仪式有哪
个地方搞得不对，冲撞了啥，以至于后来怎么
也学不会三角函数。当然这不是科学，只能算
疑神疑鬼，应该自我批判。

我后来学其他数学都学得不错，没耽误考
大学，只是阴差阳错地改了学文科。

1992年，我考入浙大，参加的是理工农医
类的考试，那时的浙大与今天不同，基本是个
工科院校，文理科招生都很少，一个系只有一
个专业，一个专业的一个年级只有一个班，一
个班也只有20个人。中文系的同学几乎全是
通过理科考进来的，而且上了大学还学高等数
学。我们学的高数是最简单的一类，专为文科
专业开设，按理说，对我们这些曾经的理科生
来说，这个难度都不算事。可是我那时便发
现，再简单它也是数学，既是数学，就得费另一
番脑筋，同学们读了文学就不愿再费那个脑
筋，所以，一起上课的中文系、外语系的同学不
时会有人高数挂科，而挂科的同学极有可能高
考时数学也得了满分。

教我们高数的老师非等闲之辈，她的名字
我还记得叫金忆丹，除了教我们这些数学废
柴，另外教的是“混合班”。“混合班”是高考成
绩最好的同学编的班，不限专业，专挑难的学，
他们的校服与我们不同，教材往往也不是统编
的，教混合班的老师当然是教学水平最高的。
据说，为了让金老师休息一下，教务处特地在
混合班的课之外调给她最简单的一类数学
课。可我听金老师曾抱怨，其实教混合班的数
学远比教我们容易，因为那些同学基本也不用
教呀。

我刚在百度里搜索，发现金忆丹老师编著
过不少高教教材，其中有一门叫“复变函数与
拉普拉斯变换”。当时理工科的同学都学这门
课，与我同宿舍的有四位地球科学系的同学，
学完高数、线性代数和概率论后，也学了这门
课。之所以印象如此深刻，是因为某天我在宿

舍里睡觉，听到门响，以为他们下课回来了，可
是房间里没有人说话，连对面寝室也没有声
音，等我起身时，发现奇幻一幕：四位同学有的
站有的坐，全都两眼无光，呆若木鸡。我问这
是咋了，有位同学说，都让这个“拉不拉屎”给
搞晕了。我下床看他们的课本，上面赫然印着

“复变函数与拉普拉斯变换”的标题。这有多
难，比《追忆似水年华》难，就像《尤利西斯》一
样难？此时已是大三，我是一点数学也学不了
了，否则怎么也得搞明白这到底是个啥东西。

看过一本叫《费马大定理》的书，里面写到
一个德国人，失恋了准备自杀。他是个严谨的
人，自杀的时间也很精确，在这个吉时（或者应
该叫凶时）未到时，他看了一会儿数学书，不想
被费马大定理吸引，将自杀的事抛之脑后。这
似乎说明数学这种思维的能量高于爱情和生
命，有一种说法是，就算宇宙毁灭了，数学依然
存在。可是究竟数学只是人类发明出来的思
维工具，还是宇宙运转的法则，也各有说法。

我有段时间喜欢边跑步边听书，听了一本
书，叫《世界的逻辑》，是南方科技大学的教授马
光远的新著。他一开头便讲了1930年数学家希
尔伯特的著名演讲，即著名的“我们终将知道，
我们必然知道”，代表了一个自然科学家对世界
的信心。马先生说，演讲的前一天，24岁的哥德
尔向《数学月刊》投了一篇论文，叫《论数学原
理及相关系统中的形式上不可判定命题》。这
个长长标题的论文，在于说明一个道理，任何
数学系统中都存在永远无法证明的命题。

这本书的内容相当有趣，我来回听了两
遍，还没听够，因为他说的道理我实在是喜
欢——理性世界的尽头就是数学，而数学亦
有边界。这就意味着，理性的认知存在着边
界。有一天，在读大学的大女儿做完试验后，
跟我聊天，她说突然觉得，“人”是一个最不科
学的东西，现在却在天天研究科学。她的这
句话把我说“宕机”了，确实，这是个难题，比
数学还要难。

一、祁门红茶

黄山支脉，蓬勃的生命在海拔六百米的山
地上疯狂生长。

一个关于北纬 30 度的传奇密码，逃出祁
门，赫然亮相于百年前的巴拿马。从此以后，
一些云雾缭绕的传说，漂泊着，流淌着。一如
山间的汩汩清泉，终于走向了蔚蓝的海洋。

一抹东方故国的神秘色彩，以温润的形态
慢慢浸润开来。

一杯红茶，足以概括太平洋的汹涌波涛。

这很像是中国功夫——
静如处子，动似脱兔。动静之间，大象无形。
把躁动的心情安顿妥当。
让纷乱的日子归于平静。
品味着生活的苦，也尝遍了生活的甜，那

些五味杂陈的往事被岁月浸泡得久了，便会升
腾起袅袅的茶香。

二、西湖龙井

清明时节，从西子湖畔上飘然走过。
无论你是柳浪闻莺，还是花港观鱼。洒脱

地撑起一把油纸雨伞是一名游客的传统标配。
阴天挡雨，晴日遮阳。
阴晴不定的时光里，举作一面猎猎招展

的旗。
白娘子和许仙的传说，塑造的一个民族的

生活习惯，也刻画了一片土地的绰约风情。

当然，你还需啜饮一杯龙井茶。
欣赏着一枚枚鲜嫩的叶片在纯净的水中

起起伏伏，恰似湖水中那一条条童年的小鱼，
冥想的涟涟便层层叠叠地泛了起来——

游游荡荡，无所事事。惺忪的眸子里，装
满了大自然的希望和生机。

老子的哲学悄然附体：复归于婴儿，复归
于无极，复归于朴。

三、凤凰单丛

凤凰于飞，翙翙其羽，亦集爰止。
亲爱的夫人，此时此刻我想起了你——
那些山谷里的回响，见证了一个时代，也

见证了我们懵懂的青春和可笑的“乌龙”。当
岁月的种子紧紧依偎在冻土里的时候，许多绮
丽的梦想就已经开始萌动了。

浓郁的花香，蜜一样甜。
纯粹的恋情，水一般净。
我们牵手屹立于世间的姿势，构成了南国

里旁若无人的风景。

如今，每当夜幕降临，我们一家便围炉而坐。
一壶，二杯，三人成影。
没有童年时的笑语喳喳，没有青年时的誓

言铮铮，也没有中年时的脉脉温情。只有一只
沸腾的水壶，还在嘘唏着夏日里无边的寂寞和
宁静。

你说，南方有嘉木。
我说，北方有相思。
我们的孩子说，嘉木风可摧，相思不可断。

四、蒙顶黄芽

亚热带季风如期而至。
四川盆地里，无常的雨，调皮地落。
远远望去，蒙顶山上的茶树也便一株接一

株地发了芽，连成了片。
古老的丝绸之路，曲曲折折，苔藓斑驳。

逶迤蛇行的马队把沉重的喘息深深地踩进了
泥泞的路上。

这边是现代城郭，那边是原始生态。你操
着汉语，他说着藏语。

彼此之间，人们面带微笑，用一杯接一杯
汤色黄亮的茶水表达心中的善意。

然后，你还得孤独地前行。
作为一名过客，你是沉默的。
作为一名旅者，你是倔强的。
你沉浸在既定的角色里，专注而又深情。

五、安化黑茶

被烈日暴晒，被风雨袭扰，被热气蒸煮，被
巨石挤压。

上庙堂，下江湖。成熟的君子之风渐渐
包浆。

我是你的挚友，当然了解你的过往——
得其时则驾的潇洒；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

的从容。
但是，你仍然坚定地行走在自己的征途上。
不缓不急，不悲不喜。
荣辱转圜，处变不惊。

淡淡的醇香源自于深厚的发酵。
沉静的个性缘起于长久的忍耐。
把所有的滋味一饮而尽后，与自己和解，

也与整个世界和解了。
你知道：在没有逻辑演绎的时光里。有些

故事，不需要太多人的懂。

六、白毫银针

也许前世经历了太多的苦难，那些被霜雪
追打的日子化作了骨子里的记忆。即使重生
于温暖的季节，嫩弱的肩头也扛着冷冷的白。

在这个躁动的春天里亮出怯怯的清。
在这个纷乱的人世间溢出淡淡的甘。

野马驰骋如飞，光影奇妙玄幻。
得气在山水间，放怀于天地外。

时光的屋檐下摇曳着古老的风铃，侧耳谛
听是你的福分。

人生的旷野里洒满了微曛的阳光，蓬勃生
长是你的使命。

沉浸其中，不能自拔。
端坐如斯，谨慎自勉……

茶香袅袅（组章）
崔均鸣

题记：人在草木中，茶也。红、绿、青、黄、黑、白，包罗世间万般颜色和滋味。

我曾经在上海生活过四年，所以上海于
我而言是很亲切的，甚至口味里也有了上海
的痕迹。但记忆中令人垂涎的味道并没有什
么珍馐佳肴，而是那些简单到上不了台面的
东西，最近又尝到了阳春面，感触良多。

南方人爱吃米饭，北方人爱吃面食，但是
也不尽然，阳春面就是个例子，味道最纯正的
就在上海和周边的一些地方，是上海风味特
色小吃。我在上海读书的时候，学校的食堂
和外面的面馆里都有阳春面，那是当时上海
最普通的一种家常面条。单看阳春面的名
称，就有那么一点文化味，以至于我第一次听
到这个名字的时候竟不知所云。这也没什么
奇怪的，因为先前知道的面条绝大部分都是
以做法命名的，像手擀面、拉面、刀削面、抻面
等等，如果加了卤子，也是用卤子的内容命
名，比如海鲜打卤面，雪菜肉丝面之类的，似
乎只有这阳春面是唯一的例外。在上海读大
学的时候日子还是很清苦的，能在饥肠辘辘
的时候吃上一碗阳春面是一件最舒服不过的
事情了。

学校里的阳春面和外面小摊子上的差不
多，用的是细盐、味精和熟猪油，用开水冲开
就算是美味的汤了，白白细细的面条常常是
盛在粗瓷的大碗里，上面一定有随意撒上的
细碎葱花，而且一定是那种江南的香葱，不知
道这是不是代表了阳春的色泽，那诱惑力绝
对是难以抵御的。偶尔也吃到过盛在用猪骨
熬制而成的高汤里的面条，更是忘不了的清

香醇鲜，汤的味道咸淡适中，不油腻又不是清
汤寡水，面条也是不软不硬，十分的爽口。当
然也有加了“浇头”的，浇头其实很像北方的
卤子。简单的有加荷包蛋的，加咸菜萝卜干
辣酱的也有，上学时吃过的大排面就算是很
奢侈的了。现在生活好了，面也做得复杂了，
什么东西都加在里面，反倒少了记忆中阳春
面那种朴素的味道。

阳春面是简单的面食，正因为简朴，也是
最容易得到的温饱感受，因而也最难以忘记，
里面蕴含着岁月的滋味，更寓意很多美好的
东西。那热汤热面里飘逸的是一些岁月的印
记，包括那些我自己经历过的青葱岁月，散发
着淡淡的温暖和馨香。关于阳春面来历的说
法有很多，我比较认同这样一种说法，春天分
为初春、早春和阳春，江南人春节吃糯米团
子，端午节吃粽子，而在这中间的阳春时节，
稻子还在田中，吃些面食就成了顺理成章的
事情，这可能就是阳春面得名的原因吧。阳
春面听上去就比较雅致，里外里透着江南的
文化意味，让人想起淡淡的旧日时光。

时间向前。如今的餐桌丰盈太多，而每
每想起阳春面的感觉依然是单纯而又丰富
的，单纯的是那些岁月，丰富的是那些感
受。阳春面在今天如果遇到，更能吃出一份
闲情和一种温暖。时代再进步也不应该牺
牲和丢弃某些传统的东西，恰恰是这些东西
可以帮我们找回几乎散失的记忆和情感，就
像阳春面。

阳春面
晓 瑀

■油画《如妆》
孙小娥


